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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略围洲岛罪行及围洲人民痛歼日军史实

傅亚禄口述 张九皋记录整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曰本侵略军多次骚扰涠洲岛，并两次登陆；

第二次登陆后一直盘踞岛上，时间长达八年，后为我岛上民众歼灭。现将经过

简述如下：

一、宝鸟沦陷变地狱 南湾火烧成赤壁

日本侵略军第一次登陆涠洲是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印公历九月十三

日，当时日军开来两艘军舰，一艘有两条烟囱，一艘有三条烟囱。十九日晚，

这两艘军舰泊于猪仔岭外海面，以探照灯照射海面及岛上，发现龟岭上有人影。

疑有戒备。二十日凌晨四时，从军舰起飞一架飞机在岛上盘旋侦察，同时两舰

从南湾港口开往盛塘村横岭角沟门海面抛锚。天亮即开炮轰击天主堂，一共发

了十八炮。见无动静，即于七八点钟放下登陆艇从沟门登陆，直向盛塘沟门村

进犯，该村群众即四散奔逃疏散，有些走入法神甫大院，有些藏于海边勒箇丛

中，日军登陆后，沿途以机关枪扫射，从盛塘过井仔芋田约打死村民九人(有盛

塘村及井仔村人)，而后又在坑仔村附近打死三人(其中一人是王其清父亲)；在

石盘河村上打死耕牛一头：直到湾仔村出哨牙大湾，刘亚石夫妇躲于勒箇丛中，

受不住蚂蚁咬，走出沙滩被日军发觉惨遭枪杀；下到南湾，在大王公土地庙附

近(东湾仔)，碰见一妇人(赖子文母亲)背包袱向山上跑，也被日军开枪打死。

总计日军登陆涠州第一天就打死了十多二十人，其余民众大多躲洞，国民党训

练的壮丁则躲至西拱手贼佬洞、观音洞。当时涠州岛上只驻有三十多人的警卫

队，十来个乡兵，另有受训练的年龄在 18—35 岁的百余壮丁，驻于龟岭，武器

大部分是法制九响毛瑟枪，士制七九，壮丁队队长姓陈，花名“牛皮”，是陈宝

光父亲(陈是现在水产站退休职工，其子在市府任收发)。却说壮丁们躲于贼佬



洞内，发现袁发兴一对江洪渔船泊于东湾仔，水涨船浮，水退船搁，他们就派

一人去偷，被日军发觉开枪打死；第二晚又派人去偷船，砍断缆绳，被东北风

吹近洞口，这一批壮丁游水爬上漂来的船，约七八十人趁东北风离开涠洲，后

开到了北海。

日军登陆三天内，见人就杀，见年青妇女就强奸。我随母亲逃到东安村舅

父处，躲于一条深沟内，日夜不敢回屋。每天只吃一餐，也要到夜深人静才敢

煮东两吃。在恐怖中，连狗见了日本兵也不敢吠，只是夹着尾巴逃。十天后，

我随姐夫等十余人乘一张小艇逃往斜阳岛。在逃往斜阳的小艇中，有的因为人

多超载，酿成艇覆人亡惨剧，如盛塘一当铺老板，身上带了许多大银跟难民一

齐涌上小艇，艇不幸沉没．一齐葬身大海。百代寮周屋人在南湾开了一间铺，

铺名叫“茂生隆”，日本兵登陆后，老板和店员跑了，但店铺内有很多米和黄豆，

老板便和他的一名小伙计“十八老”回店去取，遇上日军，被拉到黑石角海滩

杀掉，还有西街有一个约莫八十岁的老妇，名叫白毛婆，被日本兵轮奸至死。

据粗略估计，日本兵第一次登陆涠洲二十来天，涠洲被杀及淹死的就有八

十多人。过了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日本兵才撤退，后国民党从北海派出几

十名兵驻于岛上，在南湾住了几天又撤走了。

日军第二次入侵涠洲烧船是在一九三八年农历十月二十 八(或二十九)

日，当时正值秋汛，来往渔船均集中涠洲南湾港，特别是海南岛西部沿海渔船

来得最多，其余的来自北海、合浦的沙田、营盘，广东逐溪县、草潭、石角、

江洪等地。大大小小数百艘渔船停集港湾。当时正值北风，没有月色，早上四

时多，有些渔船起锚准备出海，吹起号角呼唤“对仔”(拖网对船彼此向对方的

称呼)，一些先驶出猪仔岭，正值日军两艘舰船驶来，一艘是两条烟囱的军舰，

一艘是机动渔轮。军舰朝出港的渔船扫了一轮机枪，当场打死一些渔民，这些

渔船赶快转头回港，其他渔船听见枪响乱作一团，彼此碰撞，动也不能动，离

岸较近的渔船赶忙起锚驶向岸边沙滩搁浅，人就跳上岸逃命；泊在港心的渔船

只好以小艇驳人上岸，天亮八时左右日军从军舰上放出登陆艇两条驶入南湾



港，将许多渔船串在一起拖到港湾两段水仙庙附近海滩，由登陆艇用水泵向渔

船喷射汽油纵火，顿时火光冲天，烧红了整个港湾，有些渔民站立湾顶或岸上

高处观看，日军用机枪扫射，打死三个，这场大火使数百条渔船陷于火海，从

早上八时多一直烧到中午十二时，被烧船只达 400 多艘，有些烧断了桅杆、帆

篷，有些连船鸵也烧掉了，有些烧断了一截。剩下一截浸在水里：只有搁在南

湾街东部海边的百余渔船才避过这场灾难，日军在南湾港烧船后，没有登陆，

就撤退了。十二时多，日军舰船一离港，渔民纷纷从岸上下到渔船救火，有些

打海水浇淋余烬未熄的船只，有些已被烧坏的海南岛临高渔船就拖带烧坏的船

匆忙出港离去，只有那些烧成半截的只好丢弃于港内，真是目不忍睹，诈多渔

民或岸上居民忙着下海打捞被烧焦的网铅，准备重新熬制，日寇纵的这场大火，

究竟烧了多少渔民财产，无从统计。

二、八载血泪和苦水 岛民遭劫骇听闻

1938 年农历十一月下旬，(离烧船不到一个月)。日军第三次入侵涠洲，这

次是海陆空三军大举出动，动用兵力达数千人，来的军舰很多，其中有三条烟

囱的军舰两艘，两条烟囱的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各装十二架飞机。日军一早

就以大批登陆艇运裁士兵上岛，有些在湾预搭帐篷居住。大部分是穿帆布服的

工兵，其余的白天上岛，晚上回舰，数日后日军舰逐渐增多，，一时海面上我国

商船、渔船绝迹。这样大概有两个星期之久日军才大规模登陆。登陆后，先抓

民工修通由滴水路(今水产西)至湾顶的公路，以便通行汽车，运输弹药和其他

给养。东、西拱手均插上日本太阳旗，在灯楼顶搭帆蓬居住的工兵，四处抓牛、

鸡、猪等畜禽充饥，水仙庙村李文芬亚公(花名担鱼大)的母猪从猪栏窜出，被

日军用刺刀捅死，去掉头、皮、内脏专吃肉；三鸟(鸡、鸭、鹅)也是这样，拔

干净去掉内脏以油炸来吃。鬼子的指挥官则三五成群往村里窜，找“花姑娘”，

碰上年青妇女就强奸。岛上居民，尤其南湾街上的大部分人逃回大陆，乡民也

逃了很多，估计全岛七千余人中外逃的达两三千人，他们大多逃往往北海、合

浦、遂溪三地，岛上还剩下三四千人，到 l939 年初亲日分子、汉奸向日军献计，



说岛上居民大量外逃，对日军“长治久安”不利，建议封锁港口，制止外逃，

建立户口制度(保甲制)。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机场大点名事件”。l939 年农历

3 月某日为了建立乡民保甲制度，日军驱赶全岛居民集中于岛上坎仔机场，规定

不论青壮老弱病残甚至产妇均须依时到机场，如有躲藏，一经查出即处决，且

保甲长要受株连，百代寮湾仔村约有三四十户人家，青壮年外逃大陆后，只剩

下行走不便的十一二个老人，他们都躲起来了。汉奸就带着日军人村去搜，搜

不到人就一把火把村子烧掉。在湾仔村的花生藤堆里搜出一名姓钟的老人，便

拖到机场，连皮肉都拖烂了。南湾街上一些人来迟了，统统被拉到教堂大榕树

下吊“鸡翼梢”(把手反绑吊起来)，把小孩集中在一条水沟里，用臭水去淋，

当时正值春三月阴雨天，冷得小孩打颤。在日军的暴力下，居民基本到齐后，

日军便在汉奸、亲日分子配合下，一一点名，按村排队，编造了户口册，任命

了维持会长，维持会长去选定保长，保长则指定甲长。这次全岛人民就在坎仔

机场被困了三日三晚。建立保甲制度后，若外逃居民回岛须向维持会长及日军

报告，如不报告，一经发现人数与户口不符，将杀掉有关的保长或甲长。日军

在涠洲共建立 l2个保，有些保长或甲长因庇护外逃归岛的乡民，被日军以知情

不报罪杀掉，如在北港村杀了一个甲长，北港和荔枝山这一片代表也被杀了一

个，还将放在海边的小艇打烂。

由于日军封锁港口，禁止船艇出入涠洲。l939 年四月遂溪县长洪有一条渔

船来涠洲收购渔货，被日军抓住，船上九人被捆绑拉到石豪口，四面架着机枪，

每个被杀的人，都被一条帆烂布扎住眼睛，跪成一排，逐个用刀砍杀。砍了几

个后，剩下未杀到的发觉情况不妙剥下眼上的帆布就逃跑，日军即用机枪扫射，

三人被打死，一个被打伤脚，跑入茅冬地，最后到公山村躲起来，公山人便用

小艇送回遂溪县长洪，这个人才侥幸逃出虎口，直到 l972 年才去世。

日军为封锁海面，在灯楼顶设立嘹望哨，使用单筒望远镜监视海面，如发

现过往船只，就派快艇抓回来，用汽车把船上的人运上横岭村脚沙滩，集中杀

害，尸首均埋于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内，后来此处称“万人坑”。1940 年盛塘村



有一个乡民叫马尔哥，驾艇到大陆江洪去买粮食熟烟等物，刚回到涠洲，第二

天奸汉就报告了日军；日军派两名士兵去抓姓马的，在马的门口处，却不防备

高大的马尔哥从门口冲出来，一掌打跌日本鬼子就跑。日本兵抓不到马尔哥，

转回来捕走邻居一个年轻人，说那年轻人不帮他们；那年轻人的父亲见自己儿

子被抓，估计一定被杀，他想自己老了，不如去顶替。日本鬼子却认为来得正

好，父子两人均遭杀害。却说马尔哥先跑入勒箇丛里躲了两三天，日军抓不到

马就扬言杀掉全村入。就强迫全岛人出动四处查找马的下落，到处放火烧勒箇。

谁知马尔哥神不知鬼不觉何时爬到大教堂钟楼顶上。一躲就十多天，以挖来的

生蕃茹充饥，后来马见无动静，从钟楼顶上爬下来，伸头从钟楼窗口探看，不

小心帽子掉了下来，日军在教堂门口地上发现帽子，就上楼搜查，把把马抓住

拉去杀害了。

从封锁港口在公山背海面上烧了滴水村庞全隆父亲的大艇，杀害全隆父亲

和大哥廖真生等三人，打盲戴荣明父亲眼。

日军封锁港口，渔民不能出海，生活非常困难．不但渔民无鱼吃．日军更

没有鱼吃，汉奸就献计让渔民出海。出海要领取鱼牌，无牌不准出海。在领牌

时，要交鸡蛋或香蕉等吃的东西，捕鱼回来缴交鱼牌时要交好鱼，如不从，轻

则遭打，重则杀害。有些渔民没领鱼牌，偷偷用木梯浮着出海，下网在岸边捕

鱼，被日寇发觉抓去，打得遍体鳞伤，打昏过去又泼水淋醒。渔民捉鱼上岸，

日军总是大声么喝，或放狼狗追咬渔民寻开心。有时渔民到日军哨所领鱼牌时，

也被日军叫狼狗咬伤。

日军还赶乡民去修公路和飞机场。l940 年冬天，搞西角沟桥时，乡民缺吃

少穿，冷得颤抖抖，日军反说他们偷懒，把他们赶下西角水沟浸泡，然后才放

上来扛石头。当工头监工的日本人外号叫红眼猫是最凶的，民工中不管老的少

的都被他打过。

有的汉奸为虎作伥，迫害老百姓，如井仔村的亚定仔是最凶最坏的一个。

在户口问题上，人多了不行，人少了也不行。有些保长坏的，就乘机发财，有



些有点良心尚未泯灭的，就想办法冒生命危险去掩护群众。

梓桐木村一名姓黄的挑夫，因为不肯给维持会挑运所谓“缉私”物资，被

维持会长黄宝光抓住，狠狠地说： “你给别人担就行，为我们担就不行?”则

用绳子绑住拉下南湾维持会，煮沸一锅水去烫他，烫得半死不活的，后来拉到

海边沙滩杀掉。

有一个叫江家斗居民，是个吹烟老，他偷了维持会长邱荣章一条裤，被拉

到东湾仔海边跪着杀头。

日军一名指挥官叫斋藤的，扬言三天不杀人就不舒服，吃不下饭。不杀人

也杀一条狗来取乐。

日军奸淫烧杀的罪行不胜例举。湾仔村是全村被烧光的。日寇喝醉酒就到

处拍门找女青年，所以，除了逃离涠洲岛外，余下的女青年在涠洲的往往都自

己用艾火烧花面部，以毁容来反抗日寇的蹂躏。

日军严密封锁海港，不许岛上渔民出海，也不许大陆人到涠洲。如发现一

只沙煲是新的也要追问是从那里来的，说不出的就被杀头。所以要出海或从海

上回来都要特别小心。日寇统治涠洲几年，还算风调雨顺不至闹饥荒，花生、

蚕丝等仍有一定数量出产；有些农民自己偷偷用木头制榨油工具，一榨搞得十

斤八斤生油，积得一二百斤，就偷偷运出北海或江洪去，换回生活必需品。

斜阳岛距离涸洲岛仅九海里，虽咫尺相对，但由于食水及运输补给的困难，

日寇不在岛上驻军，每次上斜阳岛都是为了抓猪、牛、羊和抢鱼巴。1942 年(或

43)年间，我遂溪抗日游击队登上斜阳岛，适逢日军也乘艇登上该岛去“查户口”，

在“三条柴”(地名)处登陆，被我游击队用驳壳枪扫射，吓得鬼子急忙下海逃

走回大艇以后不敢贸然上岛。

法国教会势力早就侵入涠洲岛，建有教堂，派有神甫，岛上居民有三分之

一入教。当时神甫威信是很高的，但日寇占领涠洲岛后，在 1941 年捉那两名法

国神甫剃掉长须，在 42年又把他俩杀掉了，说是“送甫神回法国!”

日军在岛上推行奴化教育，在盛塘设立日语学校，强迫小孩读日语，入学



年龄为 9一 l0 岁，一各叫金田的日本译员当日语教师，请中国人当汉语教师。

学生在涠洲读完日文小学。毕业后可去海南岛读日文中学。岛上曾有三人读完

日文小学去海南岛读日文中学，一直到毕业，如黄德海就是其中一个(现仍健在，

在灵山教书)。

1939 年——l941 这，这几年，轰炸大陆沿海的飞机大多是从涠洲机场起飞

的，上午起飞，中午返航。那时的飞机均是双翼的小型飞机，机场最多时有 30

多架，另有水上飞机五十多架。停泊于涠洲内港海面的载有飞机的军舰最多时

达 l2艘，每艘一般可载飞机十二架；有一艘比较大的可载三十架，这艘舰曾几

次开来涠洲，l938 年 8月上旬和 40 年 5月下旬分别各到一次，都是在涠洲西南

l2海里外停泊。

日军统治涠洲期间，有数可查的杀害了岛上居民 136 人，至于在海上及渔

船上被杀的不计其数，粗略估计约在一千多人。经常在海上拖回渔船和商船，

都是把全船人用汽车拖到横岭沙滩杀害。后来又改变杀人方法，在海上杀，还

说所谓“送回家”，夏天西南浪涌，往往把海上死尸推上岸。有五六个一串的，

用铁线串起来，坠上石头，惨不忍睹。“万人坑”是后来的说法，估计在那里杀

了数百人。大部分是外港人。日寇把抓来的渔民蒙上白布后，用刀劈或枪杀。

杀死后将尸体推入坑内，以泥覆盖。

1944 年的冬天，冷得厉害，天又旱，很多人没有东西吃，只好吃花生麸，

由于热气，很多人疴血。有些人就只好吃“仙人掌”。另有一些人自己收到的花

生，不卖给日本开设的三井洋行。而在地道里自己的小油行内偷偷榨油，运出

北海或江洪卖兑蕃茹丝、大米运回涠洲度荒。被日本人抓住说是走私，又杀了

一批人，其中有林绍隆同志的父亲。

日寇还强征袁发兴的一艘江洪船为三井洋行运贷到海南岛，是用日本拖轮

拖的。经过两三年多次往来，使得日本鬼子基本上信任船上的人，又派驻了一

名日本亲信。在 1943 年

6月间，随着大西南风将船拖到斜阳东，拖断了缆。日本的拖轮见浪大不转



头拖而让江洪船自己驶，船上的麦鸿芬、北地九他们当日本拖轮离远了的时候，

趁着大西南风即起帆往

北海方向驶，驶至见冠头岭时，就叫日本亲信亚罩出来看是什么地方，当

即把这个亚罩干掉了，把全部货物运抵北海。

1945 年 2 月，日本侵略军没有机动船了，对渔民出海的检查已较前松动，

气焰已不那么嚣张了。

三、钟通译策动起义 涠洲人奋起歼敌

1945 年初日军的翻译官“范通译”调走，另调来杨、钟两个台湾籍翻译。

范通译很坏，是日军的心腹与帮凶，而杨、钟二位却有民族气节，加上日军大

势已去，他们也知道跟随日军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杨、钟一上岛便挨家挨户访

问调查居民生活状况。见大家都很苦，增加了对日军的仇恨。当时一批饥民到

大陆运米回岛，被日军抓住准备杀害。杨、钟两通译官便代为说倩，让日军把

这十几名村民释放，乡民闻讯均对杨、钟两通译的善举表示好感(钟通译后跟盛

塘一女子结婚)这两名通译还将外界传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情况，太平洋

战争情况，日军的惨败等情况告诉岛民，说日军跟初上岛时不一样了，初上岛

时鸡脚内脏都不吃嘛!现在什么都吃，粟苞米(玉米)未熟就拗下煨来吃……他们

还说日军已在准备撤退。岛民听了都很高兴，说是吹开乌云见青天。通译说你

们别高兴得太早，日本人准备撤退时杀你们全岛人才走，已派人到海南岛开会

研究杀人了，你们怎么对付?束手待毙吗?浙江某岛日本人撤走前杀了几千人，

涠洲岛跟这个岛差不多，你们怎么办。当时岛上飞机已撤走，军舰也已开走，

只剩下艘“图南丸”(机动船)被“盟机”炸沉于南湾港，还有百余人分布于机

场、哨所等处，驻在南湾的四五十人称“挺进队”。日军在横岭、北港、、东角

山等处设有哨所，这些哨所都是五长哨(五个人)风波枉也有一个嘹望哨。这些

哨所一名伍长率四名士兵。日军报务室有三四名报务员，位于湾顶(现在烈士碑

侧)，司机班两三个。此外日军还有一艘中艇抛在东湾仔，是他们每月去斜阳岛

的交通工具。一名洋行老板，盛塘有一日语教书金田。总计当时岛上的日本人



只不过八九人，台湾兵二十多。

1945 年 4 月 5 日，钟、杨两通译把所有台湾籍士兵串连发动起来，约定五

月十六曰起义。部分台湾兵有顾虑，乡民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杀了日本仔，

大家就不要互相残杀了。另外部分台湾兵，因曾参与日本人在涠洲做坏事，怕

起义后的涠洲人民不放过自己(例如台湾兵龟山)这时，杨通译在台湾兵中做了

大量工作，说我们都是中国同胞，当前最重要的是联合起来，打倒凶恶的日本

侵略者，过去的可以原谅，保证自己内部不自相残杀。台湾兵还是不信，认为

口讲无凭，要求涠洲乡民作出保证。这时有人提议到涠洲三婆庙前喝生鸡血发

誓。在三婆庙誓言的有百多两百人，其中有南湾东街的郑仁甫、张胜富、张胜

华、陈建芬、麦鸿芬、麦鸿芳、洗世坤、郑李保、赖金生、唐家章等，西街的

潘阴琪、陈东生、戴安荣、张亚胜、石登泰、林邱安兄弟，水仙庙村(红旗街)

的林汉清、老九、水仙庙香公、邓土保父亲等，石罗村的谢计周、关二等，计

水村的黄富辉。黄若辉等，湾背村的钟禄云等。湾仔村的符文吉、符文祥、钟

官由等，西角村的谢士保，郭英才等人。开始时由台湾杨翻译策动的，后来大

家选郑仁甫为队长，张胜富为付队长。

却说钟翻译在完成策反台湾兵工作后，决意离开日军， 与杨通译商量，

想了一条离岛之计，因为失了一个通译可不是小事，日军会查找的。商量结果

钟通译便写了一封遗书，说日本败局已定，我效劳日军多年已感绝望云云，装

出一副以身殉职的样子，另外在海边丢了一双鞋、一件衣服。做了这一切准备

工作，钟通译通过公山村张玉如(m仔)搭了一张小艇到北海。钟通译“失踪”后

日军果然要全岛人四处查找，最后找到遗信、衣服等物件才罢休。

台湾兵在三婆庙盟誓后，按原计划于该年农历五月十六 日晚出动台湾仔

二十多人，另有乡民百余人参加，兵分两路，一路从滴水方向来三婆庙，一路

从街上来三婆庙集中。

水仙庙村官生仔死心塌地投靠日寇，见如此多人出动，心有怀疑，就想去

报告日军。谁知起义军民事先布置水仙庙香公安仔监视了他，见官生仔跑上坎



边路欲向日军报告。便警告他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官生仔见势头不对，便改

口说没有这回事，安仔等人却不由分说，二人挟着官生仔至三婆唐附近海滩，

据说郑仁甫开刀捅杀了他。

至深夜十二时，起义军民行至南湾街时，突然一个竹子搭成的晒棚困年久

失修倒塌，轰然作响。义军迷信，说今晚动手兆头不好，改日再来吧，便分头

回家睡觉。次日海南岛日军方面派来一艘运输舰，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并载来

少量台湾新兵。军舰卸下武器后在十七日下午六、七点钟接载岛上指挥官翕眼

碑等人往海南岛，日军此举正应了钟通译“日军撤退前将杀大批涠洲人”之说。

军舰走后，义军便加紧行动，因时间关系未及与台湾新兵联系，仍按现计划举

事。他们为便于夜间行动，先剪断电线，用计把一个台湾兵捆绑起来假装成被

擒的走私犯，一群人簇拥着向日军岗哨走去，由台湾士兵出面，日哨兵在犹豫

之中，他们扑上去迅速缴了日兵枪械，先解决了东角山、北港、横蛉、再解决

湾顶岗哨日兵后，约晚上八点多钟他们来湾顶，见约定的乡民仍未在南湾街采

取行动，台湾兵便有怨气，后杨通解释说：别忙!布置人先去干掉电台，以便断

绝日军与海南方面的联系。在电台外台湾兵先干掉日哨哨兵，在内的三名报务

员听到外面的异常响声，乱起来，忙问外面是怎么回事，台湾兵以日语作答，

谎称抓来了走私犯，说着数名台湾义军与涠洲青年携尖刀闯入室内，三名日军

报务员也早有准备，扑上来以军毡盖住领头的关二的头，幸亏关二会武功，用

劲抓日兵下阴，然后把日兵干掉，其他两名日兵也被老九、谢士保、陈东生他

们照样干掉。从电台取出两支六五枪，还有在南湾东头日本三井洋行，养有一

条异常凶狠的东洋大狼狗，为了解决这条大狼狗，预先布置了洋行炊事员麦鸿

芳，因麦与狼狗很熟，让他将狼狗引入室内锁好。按原计划起义的第一个行动

是先搞洋行仓库，因为运输舰运来大批军械均放在洋行仓库内。但湾顶已行动，

只好把搞洋行放在第三步行动。

涠洲乡民阮世昆、唐家章是同日本司机做炊事的，平时，每晚十一点钟时

都要煮食物送给司机吃，与日军司机相熟，这次便暗藏一把尖刀佯装送鸡蛋糖



水给司机吃，趁日军正在大吃之时，乘其不备抽出刀来朝日军猛刺一刀，惊慌

中却未刺中要害，连尖刀都忘了拔出，当场杀死一人，另一人使朝海边跑去，

走下南湾港激水呼叫。

在南湾海面，是李宝等人负责解决敌艇值班人员的，只杀了两个，剥下一

个跳海，在海中以日语大喊：“中国来 了!中国来了!”居住在南湾的“挺进

队”日军听到喊声，一边携枪。未拿到子弹，有些拿了子弹未能拿到枪，边戴

钢帽正准备出动。而我起义军民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却从左右两面包抄过来，

高喊“冲呀、杀呀!”人多势大，日军留守人员指挥官水夫长佐佐木拨手枪朝我

人群平平打几枪，我一乡民戴安荣手部被击中，其余日军在我包围下，从楼的

后门向海边跳，正值潮水退，曰军纷纷跳下海滩，被埋伏于此的乡民挥动扁担

猛扫腿部，卧于海滩水边，为我们乡民狠狠殴打至死数十人之多。在南湾街上

潘荫琪手握一把六五枪的刺刀猛拉刺刀鞘发出响声吓得日军慌忙逃走。一小股

日军往西街新坎路方向冲去，正好解决日电台的军民下来了，问口令(问言——

勿人)日军答不上，臂上又无联络信号的手巾。龟山(台湾兵)就向这群日军瞄准

射击二枪打死了两名，其余的三人又往回跑，一名在黑石角坎下被打死，两人

往陈东生屋后背的岩壁路逃去。却说佐佐木逃下来，见到四处是追歼日军的涠

洲军民，无处可躲，便跪在大路边大叶树下，表示投降。忽然，台湾兵龟山用

日语但却是台湾音调，喊老九把佐佐木干掉，佐佐木认出台湾士兵龟山，便狠

狠骂道：“日他奶，我以为是中国大陆军队谁知是你们反叛!”龟山听到佐佐木

骂他们台湾人反骨，即大声喊“老九，快干掉他!”就投枪给老九，老九已把枪

托砸在佐佐木头上，连钢盔也砸飞了，枪把也打断了，后检查清点死尸时，发

现还有一名新来的台湾兵和几名日本仔兵逃脱，其中一名藏于梓桐木，被乡民

追捕，他又逃到百代寮，后被乡民活埋。另有三名日本兵失踪。起义军民攻占

洋行仓库后，取出枪械武装起来。次日晨。发现灯楼顶岗哨上三名日军已占据

有利地势，以两挺高机枪封锁四周通路，由于火力很猛，百多人的起义军一时

难奈其何，许多乡民都逃了，其后杨通译也率领廿多名台湾兵到北海设立的涠



洲乡政府投降国民党政权，剩下涠洲乡民以缴获的日军八十多支长枪，四挺轻

机两挺重机枪武装起来，紧紧围困高岗上的三名日军，因为他们无增援，又无

粮食和水，在猛烈的太阳下，渴也要渴死。三天后湾背一名看牛佬报告说，日

兵已逃到猪八戒村偷水和生玉米吃，便由钟禄云、李某某前去埋伏，两人只带

两枝“九响枪”，打了三枪均无还击，便称胜利了。连日征战，大家都又困又累，

抱着枪甜然入睡。谁知那三名日兵逃跟东湾村沟走下到东头大王公处，偷了一

张小艇摇出海，出到东角咀，却被大西南风刮往北海白虎头珠沙，艇上三名日

军兵被旦家船渔民打死缴了日本鬼仔三支六五枪。还有那两个负伤的日本兵走

上猪仔岭被起义的乡民把他们收拾了。


